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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文化中，休闲体育文化有着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 本文追溯了南宋市民的

娱乐生活，认为休闲体育不是舶来品，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梳理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

目。 通过实践考察浙江省休闲体育文化丰富的本土资源，指出保护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

化空间”刻不容缓，并得出浙江省当代休闲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能摈弃本土资源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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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文化中，休闲体育文化有着独特而又

丰富的内涵。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必然会导致市

民积极地参与休闲体育活动中，南宋以来的休闲

娱乐场所，以瓦市勾栏为载体，极具地域特色，往
往成为市民日常精神生活的公共空间。 随着城市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体育健身休闲的需求也呈

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休闲体育产业已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亮点和推进器。［１］ 休闲体育

文化资源的整理、挖掘不仅对当代社会休闲经济

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构建及丰富当下市

民的精神生活都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以整理浙江

省休闲体育文化的本土资源为研究路径，挖掘和

凝练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因

子，以期为浙江休闲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创新

动力。

一、休闲体育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根

基，并非舶来品
对休闲的认知可回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

德的学说体系， “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这是亚

里士多德对休闲的功能的阐释，这一观点成为西

方休闲文化的起源。 莫德谟·阿德勒的“我们需

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

闲”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之后，对休闲的论

述有“人有了休闲并不是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

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
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皮普尔）；对“畅”的解读（希奇克森特米哈伊），
“休闲应该理解为‘成为人’的过程，是人的一生

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２］（约翰·凯

利），“探索与思考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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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 （托马斯·古德尔），西方

学者对休闲有深入的研究理路，并且留给人类对

休闲丰富的理解理念。 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 人

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余暇生活， 特别是近一个世

纪以来，对休闲进行的学术性研究， 已渐成体系，
形成了学科体系。 休闲学产生的标志是 １８９９ 年

美国学者凡勃伦（Ｖｅｌｂｌｅ） 发表的《有闲阶级论》。
休闲体育是与休闲的兴起和发展紧密相连的，体
育的功能实现了“生产到生活、工具到玩具”的转

换， 体育的休闲娱乐化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
在我国，最早提出休闲概念是在 １９８３ 年。 我

国当代学者于光远先生旅欧归来时说：“我国对

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 但体育之外的竞赛和游戏

研究得很不够。 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没有一门研

究游戏课程， 没有开一门游戏专业， 没有一个研

究游戏的学者。 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于

光远还认为， 人生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是“玩”， 要

玩得高尚玩得有文化，发展“玩” 的文化。 １９９４
年，于光远又指出，“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 要

玩得有文化， 要研究玩的学术， 要掌握玩的技

术， 要发展玩的艺术。” ［３］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卢
元镇先生也指出，学校体育、运动训练与竞赛和身

体锻炼是三个比较严肃的部分， 除此之外，还存

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应把体育作为一种有意

义的活动形态渡过自身的余暇， 使个体在精神和

身体上得以休息、放松、享受。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都应该担负起对休闲教育的任务。
对休闲体育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 起初是从

语义学角度对英文的译意来理解休闲， 在此基础

上 再 界 定 休 闲 体 育。 由 于 对 “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Ｌｅｉｓｕｒｅ ” 两 个 词 语 理 解 的 不 同， 出 现 了 对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的多种译法， 例如： 闲暇体育、余
暇体育等，卢元镇教授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称之

为“消遣的运动”。 于涛基于中国人的行为习惯

提出， 用 “休闲体育” 一词诠释哲学意义上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涵义， 比“余暇体育”全面、准确得

多，也更符合汉语习惯。［４］

但是休闲体育不是舶来品，它有着深厚的民

族历史根基，在我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中， 很早就

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休闲体育方式，在我国历

史上，休闲体育活动的客观存在，自有文字记载

始，便可作证，其中“乐舞”即是之一。 商周时期

的礼武、武舞、健武， 宋代的舞狮、高跷、秧歌等。
从古到今，不管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还是普通民

众都是通过歌舞百艺、云游山水、猎奇习武等活动

来实现个人的志趣追求，这些追求包括：闲适恬

淡、怡情益智、自在无我、修身养性。
我国的居民体育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其

趋势为：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化、从封闭保守型向

开放进取型转化、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化、从依附

型向自主型转化。 但“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

活方式转型，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也不意味着社会方式的另建。 相反，是在对传统

生活方式的变革与继承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的” ［５］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要充分注重本国、本
民族优秀休闲体育项目的传承， 越是民族的，越
是属于世界的，越是传统的，越是有生命力的。 不

能照搬移植、盲目崇拜西方的休闲运动项目。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休闲体育的内涵独特

而又丰富。 整理、挖掘我国古老的休闲体育文化

对发展各地的休闲经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

过程中，要考虑到本土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既要

吸收西方先进的休闲理念，领会其智慧精髓，更要

与我国传统的休闲体育文化精华相融合， 使本民

族优秀休闲体育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也是学者的

当下义务。

二、浙江省休闲体育的本土资源回溯

和非遗项目梳理
（一）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市民娱乐生

活追溯

自南宋以降，市民日常生活精神的归宿地主

要表现在以瓦市勾栏为载体休闲娱乐场所，这些

场所具有地域特色。 南宋都城临安（现杭州）， 文

化娱乐活动十分普遍，这些活动的举办以谋生和

营利为目的， 娱乐市场发育日趋成熟， 多表现为

庙会、节庆等娱乐集市的公共活动，具有广泛的群

众性。 庙会、节庆是一年一次， 不乏举行大规模

的娱乐活动， 形成娱乐“集市”。 临安的著名茶

坊， 比如清乐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具备休闲、娱
乐、健身、艺术欣赏等综合功能，顾客云集，茶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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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民的休闲公共空间。 瓦市是南宋临安市民的

主要娱乐场所。 在瓦市中举办的影戏、角抵、百戏

（杂技）等十种常见活动类型，“勾栏”文化是南宋

临安市民的娱乐生活的重要表征之一。 “勾栏”
因用栏杆或巨幅幕布围隔成固定的表演场所而得

名。 当时临安城内外的瓦肆多达 ２３ 处，其中北瓦

一处就有 １３ 座“勾栏”。［６］ 南宋临安城因此成为

全国的表演艺术中心。 通过各种表演，“勾栏”吸
引和聚集了临安的大量市民和全国各地的游客，
成为市民的娱乐生活的重要场所。

一些传统休闲体育项目，从资金筹集的渠道

来看，具有了市场化机制。 如相扑， 通过对战、打
擂台的形态， 具有较高竞技性，奖金丰厚，护国寺

南高台露台的相扑赛， 奖金最高，选手都是从全

国各地海选来的，高手云集。 竞技水平越高， 观

赏的群众也就越多， 获利也更多。 在项目选择

上，为了制造气氛， 吸引观众，精心设计，不但有

男选手，还有女选手，往往让女相扑手先表演，之
后安排高水平的选手登场。 相扑， 除了竞技之

外， 还有小儿相扑、也有引人发笑的“戾家相扑”，
一人表演两偶相扑的“乔相扑”等， 花样翻新，搞
笑逗乐，迎合市民欣赏所需。［７］ 《梦粱录·角》所

记载的以上情形， 在杭州以外，其他体育休闲项

目中亦到处可见。 蹴球广泛开展， 甚至出现了专

门研究和传授踢球技术的社团组织，如“圆社”

“齐云社”等。 此外还有教授弓弩、歌唱、织锦、写
作等方面的川弩社、射水弩社、同声社、古童清音

社、翠锦社、同文社、香药社、锦体社、打球社、台阁

社、穷富赌钱社等。 一年一度的龙舟会，八月十五

的观潮节，都有大型群众娱乐活动。 观潮是临安

市民的盛事，“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

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
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８］ 弄潮儿勇敢惊险

的表演给市民带来了感官的愉悦与刺激，他们在

这种愉悦中放松精神，暂时忘却市井社会的纷杂

与烦恼，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９］

因而，自南宋以降，临安市民的娱乐生活非常

丰富，浙江省具有以南宋临安市民娱乐场所和娱

乐形态为标志的丰厚本土资源元素，以临安为核

心辐射出的市民传统生活方式和群体气质对当代

浙江休闲体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内生效应。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浙江传统休

闲体育项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国发 ［ ２００６］ １８ 号）。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７ 日，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发［２００８］１９ 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国发〔２０１１〕１４ 号）。 浙江省传统休闲体

育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表 １：
表 １　 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级别

余杭滚灯 杭州市余杭区 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线狮（九狮图） 永康市、 仙居县 　 　 国家级第一批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午节（五常龙舟胜会） 杭州市余杭区 　 　 国家级第一批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翻九楼 杭州市、东阳市 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吊 绍兴市 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八般武艺 杭州市余杭区 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迎罗汉 缙云县 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嘉兴掼牛 嘉兴市南湖 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杆船杂技 桐乡市区 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此表根据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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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浙江省公布第一批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浙政发〔２００５〕 ２６
号）。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日，浙江省公布第二批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浙政发〔２００７〕 ３３
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浙江省公布第三批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浙政发［２００９］ ３５
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浙江省公布第四批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浙政发〔２０１２〕 ５５
号）。 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列入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见表 ２：

表 ２　 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列入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级别

迎大旗 磐安县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问凳 景宁畲族自治县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八罗汉 仙居县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罗汉班 义乌市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山秋千 淳安县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后宅高跷 义乌市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秋千 淳安县（富山露台）
浙江省第二批扩展非物质文化

遗产

水浒名拳 宁波市北仑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内家拳 宁波市鄞州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岳家拳

（岳武穆柔术）
金华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拳

天台县、乐清市、平阳县、永
嘉县（天台皇都南拳、乐清

南拳、平阳白鹤拳、永嘉瓯

渠上新屋南拳）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常山猷辂拳 常山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林活拳 杭州市拱墅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舟山船拳 舟山市普陀区、岱山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练市船拳 湖州市南浔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前武术 台州市、黄岩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遂昌茶园武术 遂昌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宕功夫 缙云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凳花 龙泉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抢头杵 金华市婺城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儿童游戏 舟山市普陀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渔民传统竞技 舟山市普陀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纛旗 桐乡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叠牌坊

磐安县、永康市、缙云县（磐
安叠牌坊、永康打罗汉、缙
云迎罗汉）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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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级别

三塔踏白船 嘉兴市南湖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开天门 龙泉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火流星 慈溪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五巧板 平阳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赶野猪 景宁畲族自治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操石磉 景宁畲族自治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罡拳 建德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鹰爪功 杭州市下城区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八般武艺 临安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船拳 （西溪船拳、南湖船

拳）
杭州市西湖区、嘉兴市南

湖区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龙舟竞渡 宁波市鄞州区、温州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精武拳（械）技 余姚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舞方天戟 桐乡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赵家拳棒 诸暨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成拳 金华市金东区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当太乙拳（宋氏门） 常山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灵溪奚家拳 天台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油奏 天台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坑七心拳 三门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菇民防身术 龙泉市、庆元县、景宁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翻九楼 泰顺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拳（温州南拳） 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线狮（草塔抖狮子） 诸暨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此表根据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理而成。

　 　 （三）传承与整合：保护与发展浙江省传统休

闲体育文化的思考

１．保护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空间”刻不

容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学术界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描述为“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
括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二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包括了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所相关的

文化空间。 所以传统休闲体育存在的文化空间的

保护对传统休闲体育的整理和发展是非常重要

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空间的改变，毫无疑问将导致吮其“乳

汁”长大的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的变迁。 随着社会

的现代化建设、文化的迅速更替和全球一体化的

冲击，特别是对于现代化高度发展的浙江省而言，
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某些传统休闲体育赖

以生存的农耕文化、狩猎文化必然遭到很大的破

坏，同时现在传统节日的气氛也越来越薄，依赖于

传统节日的许多传统休闲体育项目也就失去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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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的土壤。 对于这种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我们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无法将那些文化还原，这
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我们要采取的是正确

的保护和引导措施，并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使传

统休闲体育项目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使它以传

承整合后的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保护传统休闲体育项目本身就反映了保护文

化的多样性。 传统休闲体育反映了特定的一些群

体的精神内涵，是民间百姓的表达形式，是文化的

载体，那么它的存在一定是一种群众化、娱乐化的

文化样态。 要保护传统休闲体育赖以生存的文化

生态环境，就要避免传统体育休闲过度专业化、竞
技化的发展，保持它原有的娱乐性、修身养性的特

点。 我们要在现阶段的社会文化状态下，找到既

能让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和谐生存，又能让其很好

传承的“文化空间”，对于保护岌岌可危的传统休

闲体育，避免传统休闲体育的发展处于边缘化状

态，是刻不容缓的。
２．浙江省当代休闲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

能摈弃本土资源

由于外界的强势文化的渗入和侵蚀，浙江省

原本丰富多彩的传统休闲体育项目，逐渐发生了

失真、淡化和衰落，但是浙江省的许多传统休闲体

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出许多

竞技项目的沃土。 在现代体育快速发展的今天，
浙江省的传统休闲体育项目仍然深受人们的喜

爱。 参与这种传统休闲体育的方式主要有民间传

统体育节、旅游观光活动等。
比如源于浙江余杭翁梅一带的“余杭滚灯”，

融健身、舞蹈、曲艺于一体，集力量与审美于一身

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深受百姓喜爱。 “掷烛腾

空稳，推球滚地轻”，这是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诗

作《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对滚灯

所做的描绘。 杭州近郊的余杭，南宋时即为京畿

之地，庙会活动频繁，“滚灯”做为俗节迎会仪仗

中必出的特色保留节目，十分盛行，历经八百余年

历史而不衰，“滚灯”作为一项吉祥之物、强体之

器已成为余杭民间历史文脉传承的一项物化之

证。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现代城市化的

进程，传统庙会大多消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滚灯”的活动和展示机会，“滚灯”一段时间遭遇

濒临失传的危险。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经国务院批准，
余杭滚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余
杭滚灯作为浙江省唯一进京节目参加了表演，７０
多名滚灯队员在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展示了这项中

华民间文化运动的瑰宝。
此外，五常十八般武艺在杭州市余杭区五常

民间自发操练，群体传承，是中华传统民间武术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当地人民强身健体、防身自

卫具有重要的价值。 ２００４ 年，五常恢复成立了杭

州西溪（五常）民间武术队，全队 １００ 多人。 当年

参加第二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大会，获得 ３４ 金

１０ 银 １５ 铜；２００７ 年，在首届全国农民武术大赛

上，获得 ２ 金 １ 银 ７ 铜；２００８ 年，受邀赴巴西，参加

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０１１ 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盛行在嘉兴市南湖区的“嘉兴掼牛”，是嘉兴

回族同胞一项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又称之为中

国式斗牛、摔牛或甩牛，掼牛既是力量的交锋，又
是技巧的熟练运用，更是胆略和勇气的考量。 掼

牛士面对犄角似剑的怒牛，镇定从容，以力量加智

慧将其掼倒，场面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充满了阳

刚之美。 嘉兴在元代时就有回族人聚居，并建有

清真寺，历史上嘉兴汉人与回人曾多次共同进行

大规模的体育比赛与表演，因此，掼牛是汉、回两

族人民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共同发展的见证。 经

过多年的演变，其活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成
为嘉兴当地武术、文化、旅游综合并举发展的重要

载体。 ２０１１ 年，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起源于明末清初的高杆船是盛行于江南水乡

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 浙北桐乡一年一度的清明

“轧蚕花”，高杆船是蚕花庙会的主要内容，该技

艺的特点是在水上表演，高杆船最基本的表演形

式是船在水中行，杆在船上立、人在杆上翻。 有爬

竿的和调吊的各种技巧，表演者身着白色服装，形
同蚕宝宝绻曲昂首，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 高杆

船是集强身、耍技、观赏于一体的娱乐性活动，充
分展现了水乡、蚕乡的双重地方特色，其传承脉络

清晰，在江南水乡旅游胜地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２０１１ 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浙江西部缙云地区的“缙云迎罗汉”是一项

重要民俗活动，其中压轴节目是迎罗汉中必演的

“叠罗汉”，由身强体健的壮年汉子当罗汉柱，分
层叠在下面，前后、左右 ４ 人当插翼，上面还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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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小孩子扮演成戏剧人物，高高在上当罗汉顶，亦
称罗汉心。 众人叠成各种形态，如罗汉井、千手观

音等。 缙云迎罗汉活动给农民提供了一个自娱自

乐的平台，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为繁荣和发展

乡土特色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载体。 ２０１１ 年，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浙江省丽水地区的景宁以打造全国畲族文

化基地为目标，努力建设一流的民族文化展示平

台和一流的民族文化弘扬体系，启动畲乡发展的

“文化引擎”，利用畲族传统体育古老而神秘的特

点，帮组畲族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从

景宁举办“三月三” 赶野猪、操石磉等省级非物质

文化传统体育休闲活动中可以看出，畲族传统休

闲体育将结合旅游开发沿着商业化之路走下去。
通过以上案例的阐释，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

得到了很好的现代演绎，我们发展传统体育不仅

忠于它的过去，更要面向它的未来。 结合旅游开

发、走商业化发展之路既是在解决传统休闲体育

的生存危机，又是承担将传统休闲体育推向更加

成熟的历史责任。
当下，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浙江老百姓对文化的需求也呈现刚性增长。
浙江的人均 ＧＤＰ 已突破 １ 万美元，生活的休闲化

已成为社会的一种趋势。 发展休闲经济不仅可以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还可以推进

现代生态文明的建设。 积极、文明的体育休闲是

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平衡、校正、补充和协调功能

的文化精神力量。［１０］浙江省会杭州正打造 “东方

休闲之都”，休闲体育在浙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

空间。 浙江发达的经济与民间强劲的消费能力为

休闲体育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浙江

市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群体气质对当代浙江休闲

体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内生效应。 浙江省休

闲体育文化的本土资源丰富，当代休闲体育市场

的培育和发展不能摈弃本土资源，从中挖掘、提炼

传统休闲体育文化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因子，合理

传承和整合，并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市民三位一

体的主体联动机制，针对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细

分市场，尊重市民休闲体育文化的传承性、大众

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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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 ｉ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ｃｒｅ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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